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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词典：别在数字时代坐冷板凳
□ 李春霞

风霜雪雨是常见的自然现象，春夏秋冬
四季轮回是不可逆转的自然规律。从远古
伊始，人类就从未停止过对气象和气候现象
及规律的观察、探索、研究。位于南京的北
极阁气象博物馆里，就藏有许多关于气象的
秘密。

北极阁气象博物馆本身就是一件镇馆
之宝。早在 1600多年前的南北朝时期，北极
阁即建有“灵台候楼”，用以观天测候；到了
明代洪武年间，此地建“观象台”，又名“钦天
台”，既观气象又观天象；民国时期，卓越的
气象、地理学家竺可桢在此创建中国历史上
第一个气象研究所；2010 年 3 月，中国北极
阁气象博物馆建成开馆，成为国内首个以气
象历史为特点的专业性博物馆。

坐落于钟山余脉、鼓楼东面的北极阁博
物馆平时并不对外开放，除了气象日这一特
殊 时 间 。 笔 者 有 幸 一 探 神 秘 的 气 象 博 物
馆。随行领队说，不对外开放的原因，是因
为博物馆受客观条件限制，进出博物馆需要
穿越办公区，会对正常的气象工作带来影
响；其次，气象学本身专业要求高、涉及内容
多，如果没有讲解员的引导和讲解，观众很
容易漏掉内容或者不易理解。

博物馆展区分为室内和室外两部分。
在室外景观区，一根高高耸立的鸾凤风向器
迎风摆动。展台另一边，一尺五寸高、直径 7
寸的测雨器置于观测台上。古人在北极阁
观象活动数度兴衰，延绵至今，著名地理气
象学家胡焕庸曾应竺可桢之邀为北极阁气
象台建成作序，由衷感叹“上古观象仪器与
观象台址，迄今已渺不可考，其至中古以降，
有典籍可借，基址可按，绵延相续，在世界天
文气象史上有卓越之价值者，莫过于金陵钦
天山之观象台。”

“原来竺可桢办公室就在最里面。”步进
西圆门，就能看见三层石塔式建筑北极阁。
透过玻璃窗，竺可桢当年的办公设施都已经
不复存在，办公的房间也换了主人，但是房
屋的基础结构却保持着原来的样式。

打开室内展厅大门，墙面石窟凹凸的手
感，透露出历史的沧桑，一件展品引起笔者
的注意：13 根土柱，宽窄不一，间距不同，这
和罗马的半个竞技场有几分相似。据说，在
发掘时，人们并不知道古人用它来做什么。
遗址只剩下 13 个立柱的基座，每个柱子间的
距离在 20 厘米至 15 厘米间。但是通过复原
和长时间的观测，终于发现了这 13 根立柱的
秘密。这是世界上最古老的观象台——山
西陶寺观象台遗址（公元前 21 世纪），距今已
经有 4000 多年的历史，如今落户南京北极
阁的是缩小的仿制品。

这座古观象台后面的山脉，当地人称为
塔尔山。每当太阳从塔尔山上升起的时候，
人们通过记录太阳升起的位置，来判定一年
四季。从右往左数立柱，当太阳在第二根立
柱间升起的时候，正好是二十四节气中的冬
至，太阳从第 12 根立柱间升起的时候，这时
候是夏至，而太阳在第 7 根立柱间升起的时
候，就是春分和秋分⋯⋯人类在生产实践中
不断认识、积累气象知识，创造了人类古老
而光辉的气象文化。

捕捉气象的奥秘不只是古来先贤孜孜
不倦的事业，今天的人们更加渴望了解我们
身边的气象变化。走进有些黑暗的科技厅，
仿佛突然置身浩瀚宇宙中，全景观赏我们的
地球。原来，这里是一个 360 度视频播放的
巨大球形屏幕，其原理是由一台计算机控制
4 台高性能投影机，通过将画面投射到直径
为 1.73 米的球体屏幕上来呈现映像。通过
转动这个“地球”，我们可以很直观地观察世
界各地的气温、洋流、风、大气等活动的规律
和历史数据，简直就是一部含纳万千数据的

“气象字典”。随着工作人员的调控，各种气
象信息出现在球体上，直观而清晰易懂，这
可能是这次参观过程中最值得记忆的惊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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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乡愁”成为表达我们的生活、

情感、精神以及文化的流行话语，其起因

和流行，正是反映了当下我们的情感状态

和灵魂状态，对文化家园、精神故乡的寻

找和追求，并引发了文化界对“乡愁”文

化的探讨。

现在，尽管我们把“乡愁”看做是一种

文化心理，一种时代精神。但是，从本质上

来看，“乡愁”具有深刻的内涵和广阔的外

延。“乡愁”首先是一个哲学意义上的文化

命题。乡愁是一个人在心灵上、精神上、灵

魂上“觅母”的过程。有作家曾说，故乡不

仅仅是我们的生命诞生地，也是我们的精

神生命的基础，我们在精神上、灵魂上皈依

着故乡。如若失去了家园，我们就会像流

水浮萍一样，从而心灵焦灼。这种寻找的

灵魂灼痛，就是典型的“乡愁”。所以，“乡

愁”中包含了心灵性、精神性的主题，具有

广泛的象征意义，这使“乡愁”带上了哲学

思考的气息。

今天，我们正面临着历史连续性断裂

的危险，这使我们必须审慎地把握这一历

史记忆的可能性。这些历史文化记忆，以

古建筑、古村落、古代文化样式等文化遗

迹遗址形式存在，而所有这一切都会使我

们意识到自身的起源。留住和保护它们，

成为我们对待传统、对待历史、对待文化

的主要态度、主要任务。

由于缺乏保护意识和对文化的敬畏，

一些地方的一些历史文化核心地段、历史

街区等在基础建设中受到了很大威胁，甚

至很多历史古建筑、历史文化名街在城市

改造、危旧房改造中被拆毁，失去了其历

史文化价值和遗产价值。这样毁掉古建筑

的结果，一边是真实的历史被抽空内涵，

只留下躯壳，被滥加改造；一边却是荒诞

不经和无中生有的伪造。经过这样粗鄙化

的“打造”、“改造”，历史和文化没有了

庄重感、神圣感、厚重感甚至基本的美

感，又从何感知历史文化的博大精深？

俄罗斯作家果戈里说过，建筑是世界

的年鉴，当歌曲和传说都缄默的时候，只

有它还在说话。古建筑凝结着一个时代的

精神、理念、思想和信仰，是老祖宗留给

我们的珍贵财富，我们要保护好这些遗产

的“灵魂”，还要从道德、情感层面将可

持续发展融入文化遗产的保护事业。这才

是我们需要彰显的文化责任，是我们宏大

的文化理想所在。不能让历史悠久的城市

建筑、城市文明，只剩下一堆“残片”，

我们的文化中徒然只有“乡愁”⋯⋯

乡村、乡愁的消失，和城市人的陌生

感与无归宿感，可说是城市人感触最深的

内容。每年，我都会不止一次地回到故

乡，回到乡村。只是这么多年，每次回到

故乡总能感觉到越来越熟悉的陌生感，这

与我的思想变化有关，同时，与故乡的变

化更有关。包括我的故乡在内的中国广大

乡村正在经历着剧烈的变迁，甚至是重

构，中国的乡村发展正在经历一个历史的

关键时期。

对故国、故园、故人的思念、回忆，

是激起“乡愁”的最直接的动因，这也是

我们对“乡愁”的最直接的理解。

乡愁，是我们产生的永远挥之不去的

情思，即对故乡一草一木的顾盼、眷恋和思

念。乡愁，美丽的乡愁，那应该是我们心底

最坚硬而又最柔软、最厚重而又最缥缈、最

庄严而又最平常的情感。乡愁是其他所有

情感的基石和酵母，由此生发出悲悯、仁

慈、善和爱，生发出文学情思和美感。而它

的理性结晶，我以为就是良知⋯⋯

如今，通过网络词典、手机应用软件等
方式，用户就能轻易查询外语单词。但是
在众多软件应用中，却难觅正版工具书软
件的身影。工具书该怎么面对互联网时代
的到来？

去年开始，多部翻译类工具书的编纂
团队陆续宣布对词典进行高度数字化处
理，希望通过技术手段，让体量庞大的工具
书在各类终端设备，譬如手机、平板电脑和
笔记本电脑上呈现给读者。其中，作为我
国第一部真正自主研编的大型英汉双语工
具书《英汉大词典》，就开此先河。它是英
语语言文学翻译领域最具权威性的参考书
之一，编纂团队希望借此拓展传统大部头
书籍的受众群体。

网络时代，
谁还背着大部头？

人事有代谢，往来成古今。年轻一代，
一直是各种工具书的主要目标使用者，但
是在今天，使用纸质工具书的年轻人越来
越少，词典等传统纸质工具书的主要读者
已日趋老龄化。而随着灵格斯、有道等网
络词典的普及，数字化已成为词典编纂不
可回避的问题与趋势。

虽然词典编纂是一个因袭性很强的行
业，但我们明显有别于前人的地方，就是高
度数字化与深度社会化。35 岁的复旦大
学英文系教师朱绩崧接棒陆谷孙教授主持

《英汉大词典》第三版编纂。朱绩崧介绍，
自编纂伊始，第三版《英汉大词典》就已不
再囿于词典编纂专家的纸边案头，而成为
一 场 依 托 互 联 网 开 放 平 台 下 的 全 民 大
行动。

至于“深度社会化”则意在培养参与者
的归属感。传统纸质词典出版时会夹一页
告示，请读者帮助收集新词，结果收效甚
微。“要把天南海北的有心人聚拢起来，依
托网络实现要容易得多，借助自行开发的
语言素材收集工具，编辑团队随时可实现
与读者互动。”

从纸面迁移到屏幕，可能性确因技术
条件大大扩展，但不能忽视的局限就是显
示环境的复杂化，特别是狭隘化。通过数
字化，纳须弥于芥子，两千多页的词典化为
屏幕上一个小巧的应用图标需要复杂的技
术支持。

体量庞大的工具书最大限度地适应互
联网环境并非易事，毕竟现有的词典数字
化产品在阅读体验上做得很不完善。尤其
是在智能手机等屏幕较为窄小的终端上，
数字化的优势并未充分发挥，仍停留在低
端水平。

为了作好“高度”数字化，《英汉大词
典》编纂团队开展了多种创新，不仅使其适
应各类主流终端设备的显示环境，更采用
结构严密、关联丰富的大数据库来强有力
支撑这种适应能力。在检索方式上，原来
纸质限于篇幅，多数英汉双语词典只能按
照拉丁字母顺序排列词目。数字版《英汉
大词典》并未局限于这样的检索方式。此
外，在加强词典的教育功能上，编纂团队也
作了多种尝试。

朱绩崧告诉记者，他们请了专业公司
帮助开发依托微信公众服务号的工具，很
快就会上线。用户界面的设计也独具一
格，即便在手机屏幕上，也不感觉局促。如
今，词典第二版数字化大部分已经完成，编
纂团队计划在开放整本词典的数字化查
阅，尽快推出手机应用，第三版纸质词典争
取 5年后面世。

“待《英汉大词典》数字版竣工，理想的
结果就是如哈姆雷特所言，在核桃里主宰
无限空间。”词典是无声的老师，朱绩崧希
望，年轻的读者能接受《英汉大词典》，而不
是产生“太大，不到万不得已不用”的错觉，

要让他们用过《英汉大词典》数字版后明
白，看似大部头的工具书其实可以像金箍
棒一般可长可短，从中能学到很多东西。
他也希望帮助《英汉大词典》走出英语语言
文学专业，在金融、法律、医药这些对外交
流繁盛的热门领域也渐渐树立起自己的
权威。

数字工具书有无数条路

工具书数字化看起来是一件既有庞大
市场需求，又有一定技术基础的好事。但
事实并非如此。

“我们原来一直比较保守，现在不得不
进行变革。”上海译文出版社社长韩卫东表
示。工具书的电子化不是简单地将纸质词
典的内容放进电脑、手机屏幕里供查阅。
而电子化的最强项，则是可以开辟更多种
查阅途径，以弥补纸质工具书的弱项。以
平常我们所见的英汉词典为例，词条要分
级，明确标注，提供反义词，提供近义词辨
析，提供用法提示，帮助读者丰富多样地利
用辞书这个信息检索系统。“纸质只有一条
路，但数字化的辞书能提供无数条路。”

但就目前的情形来看，需要走的路还
很长。朱绩崧回忆，自己在 5 年前曾力劝
北京某著名出版社进行工具书的数字化工
程，被对方一口回绝，说这不是词典的正
道，词典就是要放在桌子上查的。“他们没
有危机感，时代不同了，纸质辞书的身影越
来越单薄，传统出版人思路要开阔，需要清
楚危机、希望和未来的方向在什么地方。”

另一个重要的原因在于能够编纂工具

书的知识精英人才缺乏。随着时代的变
迁，传统工具书编纂已变为“吃力不讨好”
的行业，人才难得是最大挑战。相比其他
纸质编辑，词典编纂枯燥乏味不说，经济上
的回报也越来越低，很多高校甚至不认可
这是学术成果，词典编纂成了无名无利的
行当。

尽管如此，现在已经有越来越多的出
版人看好工具书手机软件的市场前景了。

“我们希望通过这次试水，可以摸索出一套
盈利模式。过去《辞源》卖得好，促成了《辞
海》问世。而在工具书数字化领域，也可以
出现同样的良性竞争，活跃市场。关键是
要有好的内容和呈现方式。英国、美国最
好的词典都有电脑版和移动客户端，可以
借鉴他们的经验。”朱绩崧表示。

工具书数字化是一条不得不走的路，
但“累土而不辍，丘山崇成”的实质，仍在一
脉相承。与如今线上各种词典应用软件
相比，传统工具书最大的优势依然存在，严
肃、权威、准确的优势让读者依然会选择它
们。“最起码，现在能够在盗版市场中正本
清源，我相信工具书的数字化市场需求还
是很大的。”上海译文出版社副总编辑朱亚
军说。

工具书到了向数字化大胆迈出一步的
时候了。

尽管传统工具书的地位与

影响力在数字时代不断遭遇挑

战，但是纸质工具书依然是数字

化产品的原始基础。权威工具

书编纂应当借重于互联网的力

量，才能走得更远更好


